
北角之夜
馬博良

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
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濡濕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間朦朧的視覺

於是陷入一種紫水晶裡的沉醉
彷彿滿街飄蕩着薄荷酒的溪流
而春野上一群小銀駒似地
散開了，零落急遽的舞孃們的纖足
噔噔聲踏破了那邊捲舌的夜歌

玄色在燈影裡慢慢成熟
每到這裡就像由咖啡座出來醺然徜徉
也一直像有她又斜垂下遮風的傘
素蓮似的手上傳來的餘溫

永遠是一切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
也永遠是追星逐月的春夜
所以疲倦卻又往復留連
已經萬籟俱寂了
營營地是誰在說着連綿的話呀

1957年5月24日

異鄉的早晨
梁秉鈞

雲層忽然洶湧地捲過來
好似顯示天空深處更大的變幻
展現在廣闊的水面上，掩去遠處淡紅
黑壓壓的雲裡有許多揮舞的手勢
要把天地重新安排
翻開沉聚多年的鬱結
裡面盡是無聲而雄辯的言語

一下子，一切模糊了
灰色的豪雨泯滅了邊界，天變了
什麼是兇悍與溫柔？恐懼或是安慰？
荒蕪的心中只見白蛇一樣的閃電
從最高處躥下深淵
四周都是一片同樣的顏色
模糊了，不知是在故土還是異鄉
房間裡來自各處的中國人聚首，彷如
隔世的言語說出來變了意義

變化的天氣隔絕了
昨天眾人創造出的那個今天
怎樣去說今天的故事呢？
不一樣了，攜來的中心失去了
相對的邊緣，沉重的行囊
變得難以言說的輕，憶念
變成碎片，混雜了不同口音的怨曲
圍繞着從迷霧中顯現的高塔

我從豪雨中醒來，看見變化的天地
迷濛中似有逝去的人向我說話
又再隱入霧中。想起我們認識的人
散落在各處，經暴雨凌虐
看雨後檐滴，破碎的話噙在嘴角
混雜在別的聲音中學說成新的話語
澄藍的天空上，撕裂了片片白雲
散落在異國的高樓旁邊

1991年7月7日芝加哥

馬朗是移民，《北角之夜》雖然有移民背景，卻是
本土的，而且是城市的。不是作為移民的馬朗，而是作
為現代主義者的馬朗，賦予《北角之夜》獨特性和開創
性。馬朗《北角之夜》以外的現代詩，是一種表達得比
較困難的，或者說是一種掙扎着要現代的詩，當然，這
跟他當時還年輕，帶着試筆和試驗有關；後來他很長時
間基本上沒有創作，或寫得很少，我們看不到他淋漓盡
致發揮現代主義的鼎盛時刻，從他晚年一些創作看，他
傾向洗練和跳躍，以及淺白。但是，他用他的困難和掙
扎中的現代主義表達形式，寫了一首既不是現代主義視
域也不是移民視域的詩，而是一首本土詩，以及一首城
市詩──同樣碰巧的是，馬朗的其他詩，也並不是以城
市為特色的。

《北角之夜》既帶有某種熟悉，又帶有某種疏離。
這種熟悉，未必是我們後來讀到的熟悉，因為他眼中的
北角似乎是一個異地，也確實是異地，但他沒有賦予它
任何異地的觀念，而是近乎客觀描述──說客觀描述也
不準確，因為他似乎是從這個異地的場景勾起對另一地
（可能是上海）的主觀感受，那另一地才是他更熟悉的
。但他在呈現異地時，由於是描述性的，不帶異鄉人的
評判，因而被後輩香港詩人讀出一種熟悉感。

彷彿為了呼應香港這個城市的成長史和人口結構似
的，香港詩大致可分為本土和移民的。兩者之間既有差
別，亦有互相浸透。就差別而言，以戴天為例，我們大
致可以說，他帶來很現代的詩，還有很口語的詩，但他
的題材相對而言，是較無地域性的，而是個人化的，但
這個人化又是在中國文化這個廣大的光譜中的個人化，
包括他的語言在華人世界可能較容易被欣賞和理解，而
其他華人地區的讀者要欣賞和理解蔡炎培、何福仁、梁
秉鈞、飲江、洛楓、游靜等本土詩人，則相對會困難些
，或暫時會困難些。同樣是移民的西西，其題材和語言
的地域性色彩也比較淡，也較容易為香港以外讀者認同
，事實上她的代表性詩集就是在台灣出版的。長隨的詩
則是一種較典型的移民詩：似乎不介入本地詩壇，也幾
乎不為本地詩壇所知，而是一種徹底的無地域性，她在
哪裡寫在哪裡發表都一樣；其他無地域性的移民，尚有
王敏等。

就互相浸透而言，仍以戴天為例，他對香港詩壇的
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在於他與古蒼梧創辦詩作坊，培養
和扶持了好些有成就的詩人，而且見諸於他開設詩作坊
的傳統被關夢南等詩人承接下來，至今仍是促進香港詩
歌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更見諸他的口語詩啟發或影響
了詩作坊成員例如鍾玲玲和淮遠，這兩位本土詩人都是
用全然的普通話寫詩，而且是口語加日常的普通話。而
像杜家祁和廖偉棠等移民詩人，則又是在移民詩人和本
土詩人交叉影響下寫作的。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像舒巷
城這樣土生土長的香港詩人，寫的是絕對普通話的詩，
而且四十年代從四十年代開始就是如此，以致據說有人
把他誤為移民。他又以寫都市詩著名，也寫了一些不僅
是本土的而且是本土俚語的詩。西西的詩，也同樣有一
些是寫本土的，尤其是她的後期作品。

語言和題材帶來的差別，主要是寫得愈本土，就愈
是切入本土風物和脈絡，愈是理解和感受到這種本土風
物和脈絡的讀者，就愈容易產生親切感，因為這其中包
含讀者個人的記憶、經驗和身份認同。一個比較有趣的
例子是馬若和鄧阿藍，我不知道他們的背景也不刻意去
查證，但馬若的語言更像帶有移民特色的語言，較接近
普通話，而鄧阿藍卻是頗本土的。假如他們的背景相同
（譬如都是移民或都是本土出生或童年起就在香港成長
的），尤其是他們曾合出過一本詩集，那麼這種差別是
什麼造成的呢。我想是題材造成的。馬若寫的，雖然也
都是本土，但是寫得較寬泛或曰籠統，而鄧阿藍則寫得
較細密和具體。尤其是，鄧阿藍以城市生活尤其是低下

層生活為主，而馬若的一大特色是山水詩或曰旅遊詩。
如果以城內城外來劃分的話，鄧阿藍是往城內寫，馬若
是往城外寫。一個鑽入狹窄和擁擠，一個朝向開闊和寬
暢。由於本土詩與城市詩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本土詩
即是城市詩，因此寫城外就好像失去本土詩的特色。至
於山水的語言，相對來說也是一種較公共和不分地域的
語言，儘管山水詩恰恰是地域性的題材。

語言和題材，是會對讀者的欣賞力構成直接影響的
。我自己作為一位移民，最早懂得欣賞的香港詩人，就
是戴天、古蒼梧和鍾鈴鈴。當時淮遠的詩還看不到。西
西的詩則是稍稍後才欣賞到。而我知道，有不少本土詩
人，一開始就很懂得欣賞像梁秉鈞這樣的詩人的。但隨
着我生活在香港久了，生活經驗也豐富了，更重要的是
欣賞詩的能力強了，我對香港本土詩便經歷了從生疏到
熟悉和親切的轉變。

可以說，香港詩本土詩具有一種獨特性，彌足珍貴
，而這獨特性又是受移民詩人和外地詩人也包括外國詩
人的影響下產生的。雖然從這本詩選整體看，本土詩所
佔份量並不是太多，而在那些有成就的本土詩人中，本
土詩也只是他們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最矚目，也
最具個人特色，而且個人特色並沒有因為融入本土詩的
大特色而有所減弱。近年本土詩呈現一種雷同的傾向，
似乎已被耗盡了。而這種雷同和耗盡，恰恰是因為本土
詩已形成一個傳統，後輩詩人對本土詩的認同加深了，
尤其是年輕詩人可能只會覺得香港本土詩才最貼近自己
，相對而言，其他風格、類型的影響對他們而言便減少
或消散了，甚至可能未進入他們的視野。即是說，交叉
影響的條件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充分地具備，但對影響
的選擇卻收窄了，變成好像本土詩之外再別無選擇。

這個趨勢，會造成一個危險，就是詩人在題材上依
附本土，包括對本土的親切性之依附；題材上依附本土
還會自動形成在語言上依附本土詩，變成在本土詩的脈
絡中或本土詩的上下文中寫詩。這種依附如同對意識形
態的依附，會導致詩人疏忽詩歌中最重要的東西：詩藝
上的獨立探索精神和對自身靈魂的省察。突破這種僵局
的一個選擇，要求詩人回到詩歌的根本上來。也即，不
是把本土詩視為香港詩，或把香港詩等同於本土詩，或
把本土詩、香港詩等同於詩。反過來說，就是應把本土
詩視為一種題材，而不是一種體裁。一方面關注更廣大
的世界和更廣泛的文化脈絡探索語言和題材，一方面朝
個人內心深處和更深處挖掘自我的驕傲和卑微，這才是
詩人最本質的任務。相對於本土詩的描述性語言，詩歌
還有其他重要的任務，包括抒情，尤其是強烈的抒情。
詩人既可以是個性的，又可以是世界性的，更可以是兩
者同時發展的。

這本詩選整體而言，語言和風格是多樣的，詩人個
性也是多樣的，但這畢竟是一個選本，譬如說一個詩人
在兩三首詩中是很有個性的，語言和題材都比較獨特，
但這個詩人本身可能詩不多，或這類個性的詩不多。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選本上的多樣性也具有某種假象。就
像我們完全可以編出一部本土詩選，或一部非本土詩選
，或一部口語詩選，或一部書面語詩選。就我編的這本
詩選而言，那幾位較重要的本土題材與非本土題材的詩
人，差不多是平分秋色，其中也包括本土詩人寫的非本
土詩和非本土詩人寫的本土詩。至於其他題材的優秀詩
人和詩篇，是多種多樣和各有其獨特性的。

我在編選中盡可能體現這種多樣性和獨特性，除了
希望這本詩選能因此增加其質量和可讀性外，還希望普
通讀者和年輕詩人能交叉地欣賞各種在題材、風格和語
言上有成就的詩人，更希年輕詩人能繼續深化和擴張這
本詩選裡一些詩人涉足過但尚未被充分開拓的領域，包
括題材、風格、語言。

我的鄰居
有一對男生叫自己做
綠幫
在街前
種花植樹
幫我們隔鄰的問題學校
辦青年劇場
我很記得他們
天生一對花枝招展
我不記得他們
幹啥為活

咦你又回來
我老遠就認得他
叫我 家門前放了木長椅
我們這街 被他們弄成公園
咦你們開店了
呵我記起來了
為名店做櫥窗的他們

街前小花
茂盛如昔
樹恆常叉着腰
比誰都紐約

我來來去去
走在他們面前
有點內疚

樹哪裡都不去
故根長長在泥土內
我無定向
如何生長
如何有改變什麼
顏色的可能

黃燦然

這本詩選，碰巧意味深長地以馬朗開篇。馬朗雖然在香港推廣現代主義，但這本詩選，碰巧意味深長地以馬朗開篇。馬朗雖然在香港推廣現代主義，但
他卻以一首本土詩《北角之夜》揭示他在香港新詩中的重要性。香港新詩中的現他卻以一首本土詩《北角之夜》揭示他在香港新詩中的重要性。香港新詩中的現
代主義要等到戴天降臨香港，才真正放射出來，而且戴天帶來的不僅是現代主義代主義要等到戴天降臨香港，才真正放射出來，而且戴天帶來的不僅是現代主義
，還有口語──香港詩歌中的另一重要脈絡。，還有口語──香港詩歌中的另一重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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